
ZHENGZHOU DAILY 72025年5月26日 星期一 统筹 楚 丽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屠会新 E-mail:zzrbzf@163.com 郑 风

史海钩沉

♣ 白志超

一座皇陵与千年教育的镜鉴

太行人家太行人家（（油画油画）） 李运江李运江

方言是封存在陶瓮里的月光，是镌刻在血脉
里的文化基因。当城市的霓虹漫过天际线，总有
一声带着乡音的问候，如同惊蛰的第一声春雷，唤
醒沉睡在心底的故土记忆。这些浸润着地域灵气
的独特音节，裹挟着祖辈的体温，在唇齿间流转千
年，将琐碎的日常酿成韵味悠长的文化诗篇。

破晓时分的街巷是方言最鲜活的剧场。江南
水乡的青石板路上，拖着尾音的“桂花酒酿圆子
——”漫过拱桥，吴侬软语的软糯恰似九曲回廊里
的琵琶弦音，每个字都沾着晨雾的湿润；巴蜀的梯
坎间，“担担面，吃不吃——”的吆喝撞碎薄雾，川渝
方言的利落随着竹扁担的吱呀声跌宕起伏，辣子香
混着烟火气直钻鼻腔。关中汉子站在黄土坡上喊
一声“油泼辣子面”，声如洪钟震得树梢战栗，恍惚
间仿佛看见秦人挽着裤脚，在麦浪里挥汗如雨的身
影。这些带着地域胎记的市井之声，是生活最本
真的韵律，每个抑扬顿挫里都藏着四季的烟火。

方言的词汇恰似散落民间的珍珠，稍加品味
便光华流转。湘语里夸人“机灵”，舌尖轻抵上颚的
灵巧劲儿，随着字音自然流淌，让人想起湘西吊脚楼
里那些眼波流转的少女；闽方言唤月亮作“月娘”，源
自古老的拜月习俗，正如古代歌谣所唱“月娘月光
光，秀才骑白马”，短短几个字，既藏着对自然的敬
畏，也暗含科举文化的传承。粤语里的“雪条”给冰
棍镀上晶莹诗意，让人联想到骑楼底下叫卖的小贩
摇响的铜铃；东北话“忽悠”将狡黠诙谐演绎得活
灵活现，追根溯源，竟能牵出闯关东祖辈们苦中作
乐的生存智慧。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词语，既是
先民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更是传统文化的活化
石——就像客家方言完整保留的古汉语入声，与
《广韵》记载的“急促爆破”发音如出一辙，穿越千
年时光，依然能在唇齿碰撞间听见唐宋的回响。

传统习俗是方言生长的沃土。闽南的祠堂
里，老者手持族谱，用古雅的河洛话诵读祭文：“溯
吾祖考，来自中原。”那些沉淀着魏晋遗风的词句，
让袅袅香火都染上了历史的厚重；徽州的傩戏台
前，面具后的演员用乡音俚语唱道：“善恶终有
报。”铿锵的唱词伴着锣鼓声，将人间百态演绎得
淋漓尽致。广东的宗族年会上，叔公端起茶盏悠
悠道：“做人呐，要似竹蔗——节节甜，节节高。”粤
语的九声六调里，盛满了家族的期许；云贵山区的

火塘边，苗族老人用苗语传唱创世神话，每个音符
都跳动着民族迁徙的记忆。

方言更是游子与故土之间无形的丝线。去
年春节返乡，小侄女用标准普通话背诵古诗，我
教她用方言念“床前明月光”，她却歪着头问：“为
什么和老师教的不一样？”那一刻，我忽然听见了
文化断层的细微声响。而在纽约唐人街，突然听
见一句“侬饭切了伐”的上海话，异乡的孤独瞬间
消融；在伦敦地铁站，一声带着川音的“好嘛”，能
让漂泊的心瞬间找到归处。就像西北汉子离家
时，母亲塞进行李箱的花椒，经年累月后打开，麻
味依然能唤醒整个童年的味觉记忆。方言里有
母亲纳鞋底时的絮叨，有父亲酒酣时的故事，有
发小翻墙偷杏的笑声，这些带着体温的声音，是
任何标准化语言都无法替代的情感慰藉。

然而时代的浪潮正悄然冲刷着方言的堤岸。
短视频的机械音效取代了巷口的童谣，拼音输入
法模糊了方言的棱角，标准化的浪潮里，乡音正化
作风中的残烛。苏州评弹的吴语十三调，如今能
完整演绎的艺人已寥寥无几；曾经响彻山野的陕
北信天游，也随着年轻一代的远行，渐渐沉寂在黄
土高原的褶皱里。这些消逝的不仅是语言符号，
更是一方水土的文化指纹，是无数人共同的精神
原乡。

守护方言，就是守护文化的星河。不妨在家
庭晚餐时，缠着长辈用乡音讲述那些“从前有座
山”的老故事；在社区活动中，跟着方言达人学唱
几句韵味十足的地方小调；甚至在手机里存下孩
子用方言背诵童谣的录音，让这些带着奶音的乡
音，成为未来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就像春风拂过
荒原，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珍视这份独特的语言
财富，方言这棵古老的大树，必将在新时代的土壤
里抽枝展叶，绽放出更绚烂的文化之花。

愿我们都能成为文化的酿酒人，以敬畏为
曲，以传承为瓮，让每一种乡音都能在新时代的
土壤里酿出历久弥香的文明之味。当我们侧耳
倾听乡音的呢喃，触摸那些带着岁月包浆的词
句，就仿佛握住了千年来祖辈传递的文化火炬。
这份独特的语言印记，终将在传承与创新中，成
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让每个漂
泊的灵魂，都能循着乡音的方向，找到回家的路。

灯下漫笔

♣ 姚 菲

侧耳倾听乡音的呢喃

荐书架

♣ 陈 莹

《百问红楼》系列新书：做实用的文学知识普及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在
四大名著中，始终为亿万读者津津乐道、令大家

“意难平”的作品，一定是《红楼梦》。在各种新
媒体平台上，探讨、解读《红楼梦》的帖子、视频
层出不穷，具有超高的关注度。在众多解读《红
楼梦》的博主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百家讲坛主讲人蔡丹君是很特别的一位。

“顽石”和“神瑛侍者”到底哪个才是贾宝
玉？为什么贾宝玉爱林黛玉不爱薛宝钗？林黛
玉究竟有多少钱，她的家产都到哪儿去了？秦
可卿为什么会成为贾宝玉进入太虚幻境的引路
人？王熙凤究竟是善还是恶？贾母为什么没有
促成宝黛的婚事？围绕宝玉挨打的情节，作者
埋下了多少伏笔？一顿“螃蟹宴”够刘姥姥家过
一年，这笔账是怎么算的？抄检大观园暗示了

“群芳”怎样的结局？贾政为什么让宝玉写《姽
婳词》？……从解读《红楼梦》的关键情节、重要
人物，到深扒荣国府的经济账、逢年过节的美味

佳肴……蔡丹君讲解《红楼梦》，不夸张、不戏
说，以百年红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给出扎实专
业、正本清源的细致解答，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
注，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1.5亿。

近日，蔡丹君新作《百问红楼：人物众生相》
《百问红楼：情节名场面》在京首发面世。这两
本书是从广大读者、网友的好奇提问中总结出
来的，集中回答了讲授《红楼梦》过程中，读者提
问最多的近200个关于人物和情节方面的问题，
帮助读者充分理解《红楼梦》人物的复杂关系、
行为逻辑和性格特质，读懂曹雪芹在《红楼梦》
情节中埋下的伏笔和隐喻。

看似“高冷”“深奥”的《红楼梦》其实并不难
读，关键在如何入门。《百问红楼》系列新书是蔡丹
君写给读者的“红楼阅读难题集锦”，从主要人物、
关键情节、结构章法、写作手法、文化背景等方面，
精解讲授《红楼梦》过程中读者提问最多的问题，
引领读者读懂“草蛇灰线”背后的红楼世界。

人与自然

♣ 李学然

风过南山板栗林
风起于南大塘水面的青萍，掠过南

山北坡的板栗林梢，越过山顶，直上云
霄，然后随云四散，不见了痕迹。

我们村庄对面，有一座高高耸起的
山丘，因其在村庄之南，村人称它为“南
山”。南山山脚有一口水面宽阔的池
塘，塘也因其方位而被村人呼为“南大
塘”。这山，这塘，为我们村庄所辖。

记忆之初，南山是我们村庄的“南
大仓”：北坡多高粱、玉米、葵花、红薯，
还有碧绿的油菜；南坡多南瓜、芝麻、花
生、黄豆，也有金黄的小麦。一年四季，
南山都不寂寞。听村里老人讲：南山先
前杂树丛生，野荆相连，合抱之松抬眼
可见，大炼钢铁时，全公社的青壮年都
集中到南山砍树，砍下的树都进了炼钢
炉的灶膛，不长时间，南山便光秃秃了；
后来号召“生产自救”，生产队长就领着
男女社员到南山刨树根，整土地，插红
薯，种南瓜。从那以后，南山便成了大
集体时代我们村庄的“南大仓”。

上世纪 80年代初，生产队散了，大
集体时代谢幕了。南山被划成了几十
个大小不同的格子块，分给了村里不同
人家。我家人口多，分到的格子块就
大。我家的这块格子地位于山北坡的
山腰，宽 60 余米，长 100 多米。前两

年，父亲在这块格子地种高粱、玉米、红
薯，收成还好，但卖不出什么钱。每学
期开学时，我们姐弟四人的学杂费要靠
父亲带着一张老脸和一声声的干笑，走
东家、进西家地告借。第三年，父亲从
远嫁到山里的小姑处买回几梱拇指粗
的板栗树苗，请了几个村民在坡地挖坑
栽苗。那时请人帮工，只需要管饭，不
用付钱。两年后，父亲栽下的板栗苗就
蔚然成林并开始挂果了。板栗树是本
地的毛板栗，果多、个大、粒满，但没什
么油性，果质粗糙。不过那时候，人们
对食品的要求，重在量而不在质。由看
重数量到追求品质，中间需要一段很长
的时光。父亲在我们村庄是第一个拥
有板栗林的人，他的板栗林不仅成了南
山的一景，更是我们家的摇钱树。

父亲经营板栗，算是找对了路子。

上世纪 80年代末，板栗卖到一块钱一
斤，要知道那时的稻谷才卖两毛钱一
斤。90年代，信阳建成了多家板栗汁
饮料厂。板栗汁入口丝滑，香味浓郁，
喝前摇一摇，口感更甜美。那时市面上
饮料品种不多，板栗汁一经推广上市，
就以其独特风味风靡城里乡下，深受男
女老幼的喜爱。每逢佳节，人们走亲访
友大多会带上一箱信阳特产板栗汁。
我的家乡也建有一家板栗汁厂，板栗汁
的出现，把板栗的价格推向了新高。父
亲用他那片板栗林，为他的儿女铺了一
条通往大学的路。

村里人看到父亲的板栗林带来的
效益，也纷纷退耕栽种板栗苗。不几
年，整个南山便不见庄稼，只见板栗林
了。多年后，政府号召“退耕还林”时，
南山早已无耕可退。新世纪之初，父亲

的那片毛板栗林过了盛果期，而且毛板
栗也越来越为人所嫌弃，父亲观望了两
年后，在一个冬季，雇了台挖机把板栗
树连根拔起，把拔起的板栗树卖给了烧
炭厂。来年开春，父亲从外地引进油板
栗苗，雇人施肥栽种浇水。油板栗苗采
用了新的嫁接技术，第二年就开始挂
果。油板栗树适应性极强，抗虫害，耐
旱耐贫瘠，结的果颗粒大，皮薄肉满，色
泽油亮，入口甜津津的，细腻滑嫩，卖价
较毛栗子要高很多。那片油板栗林，让
父亲在村庄起了一幢两层的“小洋楼”。

今年清明回老家给父母扫墓，看到
南山北坡栗树林间挂满了一盏盏太阳能
灭虫灯。十年前，母亲走后不久，父亲也
随母亲而去了。我因工作原因，早已离
开家乡多年，没有精力也不懂得该如何
经营父亲留下的那片栗树林，只好把它

交给阳光，交给风雨，交给四季。五年
前，村里成立了农业经济合作社，南山的
经营权整体流转给了合作社，父亲的那
片栗树林自然也流转给了合作社。合作
社为了营造绿色宜人环境，努力开拓农
业和土地利用的新领域，加速推进传统
农业向现代新型农业的转型。经过一系
列认证、考核，积极招商引资，合作社先
后投资一千多万元，在南山坡种植特色
经济林——猕猴桃、冬枣、秋月梨；在北
山坡发展传统板栗林，铲除老板栗树，从
山东引进高品质的红栗品种。同时还大
力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在山上林间散养
土鸡、黑毛猪，在南大塘养青虾、草鱼、白
条鱼；在山脚建了一座座蔬菜大棚。走
进蔬菜大棚，你可以看到脆生生的韭菜、
小白菜、菠菜、西葫芦、豆角、西红柿、辣
椒、茄子……这里的蔬菜都是合作社自
己种植、管理、采摘，不施化肥，不喷洒农
药。吃一口这里的蔬菜，满嘴都是自然
的味道。

南山是一本书，它记下的不只是时
光；父亲曾经的栗树林，是父亲用汗水
写在南山坡上的分号，它不只是把山脚
与山分开。当风吹过南山的栗树林时，
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也许仍能听见栗树
林的欢笑声吧！

诗路放歌

漫步在龙湖之畔
任晚风轻轻撩拨衣裳
凉爽、舒适
沁人心脾
裹挟着湖水温润的气息
柔柔地抚过面庞
在我耳畔私语

仰起头
望向那片深邃的夜空
期待那一抹熟悉的银辉
目之所及 繁星闪烁
却不见她的倩影
她藏到哪去了呢
是躺在云妈妈的怀抱里小憩，
还是迷失在城市的喧嚣里

远处 霓虹灯闪烁着绚烂的光芒
红的、绿的、蓝的交相辉映
像夜幕下的彩虹
勾勒出繁华的轮廓
填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我继续等待
等待那一轮清辉
在这龙湖之畔
在波光潋滟中
在霓虹与夜色交织的时刻
悄悄回眸

收藏每一寸清风朗月
用一颗素然的心
拥抱姹紫嫣红的明天

龙湖畔寻月
♣ 吕文斌

♣ 吴相瑜

故乡的麦子（外一首）

故乡的麦子是一把钥匙
年复一年地穿透我记忆的锁孔

布谷鸟焦躁的叫声中
流淌出农民耕耘土地沉默的血汗

即使多年后 在城市岁月静好
也始终埋藏着一颗故乡般隐忍的心

我是豫南的一株麦子

我出生豫南乡土
风吹麦浪的童年像极了我
偷偷张望却不敢直视的乡愁
我怕这么大的人了
还会像小孩子一样落泪

我出生豫南乡土
锋芒毕露的青年像极了我
天天盼望却不断灼伤的理想
我怕这么大的人了
还会像小伙子一样呐喊

后来我落户城镇
半生奔忙 一路迁徙
从麦苗抖擞为麦芒
直到颗粒归仓
打磨为一日三餐的人间食粮
直到成家立业
身影倒映重叠于霓虹灯火中
根系却一直还带着泥土 抖落悬空

时间推着你我往前走
麦子的精神与口粮一直扛在肩头
坚定沉默着 迂回旋升着

暮色四合时，我独步向永昭陵走去。白日里
喧闹的街巷渐渐沉寂，晚风裹挟着槐花的甜香，掠
过青砖灰瓦的屋檐，一路蜿蜒至陵园深处。夜色
如墨，浸染了天际最后一抹残红，唯有永昭陵的轮
廓在月光下若隐若现，仿佛一座沉睡千年的古舟，
载着北宋的旧梦，泊在时光的河岸。

永昭陵的夜，是朦胧的诗。青石环道蜿蜒如
带，两侧的松柏在风中轻摇，枝叶摩挲间簌簌低
语，恍若故人絮语。月光如纱，轻柔地覆在陵前的
石像生上——文臣持笏垂首，武将按剑肃立，石兽
昂首向天，虽经风霜剥蚀，却仍能窥见彼时雕工的
精细。陵园中心的封土堆隆起如丘，其上荒草萋
萋，在月色中泛着银白的光，似披了一层薄霜。偶
尔有夜鸟掠过，翅影扫过角楼的飞檐，惊动檐角铜
铃，一串“叮当”声便凌空荡开，清越中带着几分苍
凉，仿佛来自千年前穿越而来的回响。

我驻足聆听，恍惚间竟觉那铃声与史书中的
汴京晨钟重合。彼时的北宋都城，是否也常闻此
声？晨钟暮鼓，市井喧嚣，勾栏瓦舍间文人墨客挥
毫泼墨，坊巷深处小贩叫卖声此起彼伏……而此
刻的永昭陵，却只有月色与寂静，将一切繁华凝成
石像眉宇间的一缕庄重。

永昭陵的主人赵祯，谥号“仁宗”，史家评他
“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他在位四十二年，两宋之
最，却鲜有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或许正因如此，
他的陵寝亦无唐陵的雄浑霸气，反多了几分儒雅
沉静，恰似他的一生——以仁治世，以德化民。

仁宗朝是文人的黄金时代。科举取士之风大
盛，寒门士子凭一卷诗文便可跻身庙堂。欧阳修、
王安石、苏轼父子、曾巩……唐宋八大家中六人皆
活跃于此朝。开封府衙内，包拯以铁面无私断案

如神，民间传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西北边
陲，范仲淹戍守延州，写下“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
未勒归无计”的慷慨；而狄青面戴铜具，率军南征
北战，以武人之身破格入枢密院，成为仁宗朝一抹
独特的亮色。这些名字如星辰缀满历史的夜空，
至今仍熠熠生辉。

然而，盛名之下，暗流涌动。仁宗宽厚，却失
之优柔。庆历新政昙花一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
而忧”的抱负终成空谈；西北党项人屡犯边境，岁
币之议虽换得一时安宁，却埋下积贫积弱的祸
根。史家常叹：“仁宗之世，非无治世之能臣，然弊
政如蔓草，剪不断，理还乱。”帝王仁德可润泽一
时，却难抵制度沉疴。那些璀璨的文化成就，竟似
回光返照，映照着帝国渐衰的背影。

绕陵缓行，指尖抚过冰凉的青砖，砖缝间生着
几茎瘦弱的苔藓，倔强地绿着。忽见一对老夫妇
相携而行，妇人指着石马笑谈：“瞧这马儿，倒像咱
家院门口那尊！”老者摇头：“这可是皇陵的物件，
哪能比？”言语间，历史的高墙轰然坍塌——原来
那些庙堂纷争、边疆烽火，于百姓而言，终究不过
是一段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是一块门前的旧石雕。

角楼铃声又起，我倚栏远眺，远处城市的霓虹
隐约可见。忽然惊觉：今人所困，何尝不是旧日难
题？仁宗朝欲改而未成的税赋不均，今日仍在城
乡间拉扯；范仲淹忧心的“冗官冗兵”，换作现代社
会的机构臃肿；狄青所遇的“重文轻武”之弊，竟与
某些领域“重理轻文”的争论遥相呼应。历史从不
重复，却总押着相似的韵脚。人类总在追逐进步，
却又如西西弗斯般，推着巨石上下往复——科技
日新月异，而某些痼疾，竟能蛰伏千年，伺机重生。

不远处，一群少年举着手机电筒，围着一尊石

像争论：“这肯定是文官，你看他手里拿的是笏
板！”“不对，武将才佩剑！”他们用现代的光束照亮
千年前的雕像，仿佛在玩一场跨越时空的解谜游
戏。我不禁莞尔——历史于他们，是课本上的考
点，是短视频里的戏说，亦是今夜一场偶然的探
险。而石像依旧沉默，任由月光将影子拉长，投在
青石板上，宛如一道未写完的注脚。

夜愈深，陵园愈静。独坐石阶，忽觉自己与这
陵墓的关系微妙如谜——千年前的帝王将相早已
化为尘土，而我此刻的呼吸却与他们的叹息同频
共振。历史究竟是谁的叙事？是帝王将相的权
谋，还是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稗官野史？抑或是
此刻，一个普通人以脚步丈量时光时的顿悟？

想起白日里在职场中的疲于奔命，在琐碎日常
中的焦虑困顿，此刻竟显得渺小如尘。仁宗朝的文
人以笔墨安身立命，范仲淹在边塞风雪中写下“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苏轼贬谪黄州仍能“一蓑烟雨
任平生”。他们是否也曾如我一般，在深夜叩问生
命的意义？或许答案从未改变：人终须在时代的洪
流中，为自己寻一处安放灵魂的锚点。有人寄情山
水，有人托志诗文，而此刻的我，在这寂静的陵园
中，借一片月色，与千年前的灵魂共饮一杯孤独。

月移中天，陵园东侧忽见几盏灯火——原来是
一队中学生正由老师带领夜游。老师举着手电，光
束扫过石像的面庞：“同学们看，这尊文官像的衣褶
线条流畅，说明宋代雕刻已极重写实。”一名学生举
手问道：“老师，北宋那么厉害，为什么后来还是亡
了？徽钦二帝还被金人掳走。”老师沉默片刻，答
道：“就像你们考试，单科满分不代表总分优秀。北
宋文化鼎盛，经济繁荣，却因制度僵化、文武失衡而
衰亡。今天的教育，不也常陷入类似的偏颇吗？”

这番话如石子入水，激起涟漪。现代教育常
被诟病“重分数轻人格”，学生困于题海，鲜少思考

“为何而学”。范仲淹若生于今日，是否会质问：若
教育只求谋生之术，而无“先忧后乐”的胸怀，与千
年前的“重文轻武”何异？再看陵园中的少年们，
他们用手机记录石像，用短视频传播历史，这是时
代的进步，却也暗藏危机——当知识被切割成碎
片，当思考被算法驯化，我们是否正亲手将文明推
向另一种形式的“积贫积弱”？

不觉已绕陵三匝，来时的小径覆满月华，如一
条泛光的绸带。回首望，永昭陵的轮廓愈发模糊，
仿佛正缓缓沉入夜色深处。风过处，角楼铃声又
响，这一次，却似夹杂着欧阳修的叹息：“盛衰之
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归途中，街灯次第亮起，夜市喧嚣渐起。卖地
方小吃的摊贩吆喝着，少年踩着滑板呼啸而过，广
场上人群随音乐起舞……这鲜活的人间烟火，与
永昭陵的寂静形成奇妙的对照。忽然懂得：历史
从非冰冷的陵寝与典籍，而是无数个“此刻”的叠
加。仁宗朝的文人们忧国忧民时，是否也曾仰望
同一轮明月？而千年后的我们，在霓虹与星空间
徘徊时，又能否从旧日的尘埃中，拾取一二照亮前
路的微光？

月色依旧，铃声渐远。永昭陵沉睡如初，而关
于盛衰、得失、进退的思索，仍在风中流转，永无停
息。或许，正是这未解的叩问，让历史的江河不止
奔涌，让每一个夜晚的漫步，都成为一场与时光的
私语。我们终是过客，却也在某一刻，成了历史的
注解者——正如今夜，一个现代人站在古陵前，以
历史的镜面照见教育的真谛：培养完整的人，远比
塑造精致的工具更重要。

♣ 姚彩霞

昙 花（外一首）

万物沉睡的夜里
一朵花点亮了星辰

瞬间的明艳
唤醒黎明

是谁还在抱怨
命运的短暂和不公

用生命撩拨的花香
披着自己的星光

一位老人的万年青

那年，走在泥泞的路上
拥挤的人群里暮气沉沉
路边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叫住我
说姑娘买盆万年青吧
苍老的声音如嘶哑的古风琴

我停下脚步
看着祥和的老人瘦骨嶙峋的手中
托着一盘长势很好的万年青
他手背上的青筋如山脉连绵不绝
凸起的力量足以攫住万年的青绿

老人身上发出奇异的光
落在我的脸上
我连忙接过旺盛的万年青
仿佛接住了逝去的青春


